
“我的画是吐露出来的”
在张功慤家客厅的墙上， 挂着他

创 作 的 油 画 ———《 大 地 》 ， 这 是 他

1987 年时的作品。
画幅的右侧山体形似虎头， 内又

显露牛犊头形 ， 虎 头 向 左 、 牛 头 向

右， 二者合在同一形体上， 牛头的上

部飞起似鹰的飞禽， 它飞向远方， 口

中似叼着一串猎物， 飞禽上方出现了

奔跑的兽， 又似海， 海与岸形成了似

妇女卧的姿态， 画幅的左下方有两头

黑色的牛冲向中央， 在它的下面跃飞

起禽鸟， 又似云雾中显露着山石， 整

个画面涵容着： 威严、 慈祥、 力量、
速度、 强大与弱小， 合奏成一曲富有

诗意的大自然生命颂歌。
“看似自然天地中的山石云海，

张功慤在绘画过程中， 手中的画笔通

过心灵的使唤， 不期而然地赋予天地

以感情。” 奚耀艺说。
奚耀艺和张功慤的交往从 1982

年开始， 张功慤曾是奚耀艺的中学美

术老师。 奚耀艺说： “十几岁我就认

识张功慤先生， 几乎每周休息天我就

去他那 ， 每次 他 都 跟 我 谈 一 下 午 艺

术， 我会很兴奋。 回家后， 期待下周

去再看到新的作品。 我每次去， 看到

的画都是不一样的。”

张功慤曾对奚耀艺说： “我的画是

吐露出来的。 我画画时， 无牵无挂， 就

像天上的云。”
“真心表 露 会 出 精 彩 作 品 ， 一 出

精彩作品他就会开心 。 他的创 作 环 境

艰难 ， 即使在这样的状态下 ， 他 的 作

品还是积极向上的 ， 从来没有 表 述 丑

陋的东西 ， 始终坚持着他的艺 术 初 心

和创造力 。 他并不是为了反叛 艺 术 而

去反叛， 他很尊重艺术。 作为艺术家，
他在每个时代和别人不一样 ， 在 自 己

的成长历史中 ， 每个阶段的他 所 创 造

的作品也不一样 。 他的作品不 是 一 成

不 变 的 ， 甚 至 可 以 说 是 千 变 万 化 的 ，
但又很有自己风格。” 奚耀艺这么评价

自己的老师。
张功慤走的艺术道路和大多数艺术

家走的艺术道路是不同的 ， 他做了 33
年中学美术教师。 在教师岗位上， 他与

主流艺术圈联系不多， 但是他的初心却

从未变过， 就像吴大羽的艺术方针延续

着蔡元培的艺术教育理念一样。
吴大羽在世时经常和张功慤说 “想

去看看蔡师母。”

“吴大羽对蔡元培心存感恩， 这是一

种艺术上的感恩。” 张功慤说。
赖晨说， “和张功慤看同样的景物，

他看到的东西和我们看的可能完全不一

样”。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， 张功慤画了

一系列花卉作品 ， 有时候 ， 粗粗观看作

品， 会发现花卉种类和情景摆设类似， 但

仔细品味， 作品中隐藏着更深的内涵， 却

是完全不一样的， 像变幻的魔术。
张功慤则说： “高超的艺术是在平凡

中体现内涵， 并在平凡中感知不平凡。 所

以， 技巧这东西是不能否定的。 不过， 有

许多技术只是表象， 它无法体现较深邃的

内涵。 比如， 这张油画是我去浦东滨江森

林公园写生时创作的， 画的是吴淞口两江

汇流的景色， 近看， 在表现水天交接的地

方， 我根本就没有去描绘现实风景中天空

与江水明显的分界线， 但你远看， 这条分

界线又似乎交代分明和清晰， 几笔山、 几

笔船， 就把画面空间推向遥远， 我把这幅

作品取名为 《宝山》。”
在张功慤的画中， 常常具象作品有抽

象 的 内 涵 ， 抽 象 作 品 也 有 具 象 的 造 型 。
《加拿大鹿 》 中隐藏着梵高形象 ， 角度 、

造型和芝加哥美术馆馆藏的梵高画像完

全吻合。
“这张画是加拿大公路边成队的鹿

群给我的启示， 原意是我想通过抽象形

式表现人兽同体的感觉， 我无意去描绘

也不可能去描绘梵高的具体形象。 如果

你们发现了， 那也是我在绘画过程不经

意间自然形成的 ， 那是一种抽 象 的 感

觉。” 张功慤说。
在张功慤许多作品中的形象或造型

组成是不可复制的： 在这张画中成立的

造型表现， 在另外一张画中就没用， 一

张画就是一种表现方法 ， 它们 不 能 互

换。 如水墨 《高士居》 中的人物造型，
树干与人物造型共为一体， 把他们独立

出来换到其它作品中去， 就没用， 它们

只有在这里刚刚碰巧而恰到好处。 水墨

画 《枯木不朽》 也是这样。 4 米宽的油

画大作 《和谐》， 又是一种新的表现方

法， 看似描写山石风景， 但是山体石形

有 “血” 有 “肉”， 人物造型可以小到

蚂蚁， 大又可以势如巨石。
在张功慤看来， 艺术家搞艺术， 不

是遵从某些法则， 而是建立自己的艺术

创作法则， 什么时代的人就应该画什么

时代的画， 这样才能不断变化创新， 有

所作为。

张功慤： 无问我心
本报记者 陈佩珍

由上海市美术家协会、 中华艺术宫、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共
同主办的 “无问我心———张功慤作品展” 今日起在中华艺术宫开
展。 这次展览将展出 95 岁的张功慤逾百幅作品， 时间跨度从上
世纪 40 年代至今。

对于很多不熟悉中国现代美术史的人来说 ， 张功慤是陌生
的。 他曾远离画坛， 在上海一所普通的中学担任美术老师， 也因
此走上了不拘一格的艺术道路。

张功慤 1948 年毕业于国立艺专 （中国美术学院前身） 西画
系， 与赵无极、 朱德群、 吴冠中、 丁天缺等同窗， 此后追随我国
现代抽象画先驱、 国立杭州艺专油画系主任吴大羽 40 年， 他是
“吴大羽艺术体系” 在国内的主要传承者和推动者之一。 吴大羽
和他的学生赵无极 、 朱德群 、 张功慤等形成的 “吴大羽艺术体
系” 最大的价值就是在现代抽象绘画中注入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
化元素和中国人独特的情感。

直至今日， 张功慤创作欲还很旺盛。 有阳光的日子， 他心情
会格外好， 能连续坐着画上几个钟头。 张功慤说： “我是搞现代
派创作的， 画面的结构、 色彩、 笔触等已经把我的心境和情怀袒
露在阳光之下， 即使画面中有具体形象， 对释读我作品也不过是
起辅助作用。 绘画是我生活的主要部分， 搞创作必须在我生活的
情景范围内完成。 从这个角度看， 就能理解我的绘画创作。”

“上世纪 90 年代 ， 有人看不懂张功慤画时 ， 他会解释 ；
2000 年左右， 有人来到张功慤的家里， 理解不了作品时， 他还
是会解释； 到了现在， 他已经不会再解释自己作品的内涵。 他的
创作达到一种忘我的放松状态， 他也不知道自己下一张画什么。
他在画自己的内心， 画一刹那在这个时空的感受。 所以这次展览
主题叫 ‘无问我心’。” 此次展览策展人奚耀艺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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追随“大羽师”
95 岁的张功慤 ， 笑起来却像孩子

一般。
他的耳朵听力已经不如从前灵敏，

看字也需要拿着一块沉甸甸的放大镜，
但当他坐在客厅的那块画布前， 你会觉

得他又回到了一种年轻的状态。 无论是

他还是画，都那么富有生机和活力。
1928 年 3 月 26 日， 国立艺术院在

杭州成立 （1938 年更名为 “国立艺术专

科学校”），以“培养专业艺术人才，倡导

艺术运动，促进社会美育为宗旨”，是当

时中国“艺术教育之最高学府”，翻开了

中国美术发展的新一页。 这也是蔡元培

艺术教育思想的一次实践， 蔡元培在孤

山罗苑举行的开学典礼上说：“大学院在

西湖设立艺术院，创造美，使以后的人都

改其迷信的心为爱美的心， 藉以真正完

成人们底生活。 ”
林 风 眠 担 任 国 立 杭 州 艺 专 校 长 ，

林 文 铮 为 教 务 长 兼 西 洋 美 术 史 教 授 、
吴大羽为西画主任 、 潘天寿则 是 国 画

主任教授 。
当时，国内只有两所公立艺术院校，

北平国立艺专和杭州国立艺专， 而杭州

艺专基本上是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

为蓝本。除了中国画外，早期执教的教授

大多在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或欧洲其

它美术学院留学， 它是以西画艺术闻名

的。 吴大羽自然而然成为杭州艺专的一

面旗帜。
吴大羽是张功慤心里的 “大羽师”，

某种程度上说， 理解吴大羽就能理解张

功慤。 1947 年，张功慤在杭州的国立艺

专求学时，在吴大羽工作室学习，两人长

达 40 年的师生缘分也由此开始。
1948 年，张功慤没能从香港转赴法

国留学，选择回到上海，其中一个重要原

因就是他心里放不下大羽师。 为了更好

地侍奉大羽师， 张功慤做了一个普通的

中学教师。
有艺术评论家认为：“这一抉择，今

天看来反而成全了他， 他得到了大羽师

更多的真传，真正继承了大羽师为人、艺
术的衣钵； 他各个时期的主要作品完整

地保存了下来。如今，张功慤这些作品已

成为研究 ‘吴大羽体系’不可或缺的第

一手材料。 ”
提到国立艺专的老师、同学，张功慤

第一个脱口而出的就是“吴大羽”。他说：
“大家都很尊敬他， 而我无限尊敬他，不
能让他不高兴。 ”

20 世纪前期，中国美术界将学习世

界现代画派的绘画称作“新派画”，以区

别于古典写实绘画。 “新派画”主要指野

兽派、立体派、超现实主义等当时的前卫

绘画，也包括部分印象派画家、后印象派

画家的风格。
20世纪20年代后期，林风眠、吴大羽

等人主持国立艺术院绘画教学 及 发 起

“艺术运动社”， 打下了新派画在中国成

长的基础。回过头来看，活跃在20世纪二

三十年代中国画坛的油画家并没有多少

人坚持走新派画这条大路， 而吴大羽在

这条认定的道路上独持己见，奋力前行。
到20世纪末期， 中国的美术界才恍然大

悟，重新“发现”和认识其艺术和人格的

价值。这不仅仅是对吴大羽的重新发现，
也是对新派画意义与价值的重新肯定。

其实，早在留学法国阶段，吴大羽就

开始追求创新的艺术思想。上世纪 20 年

代的法国画派纷呈，充满生机与创造力，
既有着眼于绘画外部形态的革新， 又有

着眼于绘画本体语言的变革， 吴大羽在

进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 习 的 同

时，不是仅仅满足于学院教学，而是自发

到博物馆及相对自由的研究所学习，以

毕加索、 马蒂斯等现代艺术家的创造精

神为榜样，崇尚艺术创新。这种艺术思想

从他的赴法求学阶段一直贯穿到他的晚

年，也影响着他的学生张功慤。
吴大羽把艺术当成他个体的事，作

为生命的一部分， 而并非把它当成扬名

立万，进而求取功名的手段，以至于他的

画作既不轻易示人，又不署名。在这一点

上，张功慤也追随着“大羽师”。
中国当下少有画家不卖画， 也少有

画家的作品不进入市场。 张功慤创作油

画 70 余年，却从未将作品以商品形式换

金钱。 或者出于不屑，或者出于不舍，他
不同人谈价钱， 把作品当孩子一般深藏

于室，连做展览公开示人都不太积极。
张功慤的妻子赖晨回忆，上世纪50年

代，吴大羽时常来他们在五原路的家。 他

们在三楼的工作室里谈论艺术、 创作作

品。 赖晨说：“我和女儿不进去打扰他们，
即使在楼下， 也能听见他们谈得很开心。
他们有时候画图，有时候讨论。 两个人还

会经常一起去公园写生。 我女儿小的时

候，他还常常带着女儿去吴大羽家。 ”
1988 年 1 月 1 日，吴大羽因患肺源

性心脏病与世长辞， 但是一到吴大羽的

逝世纪念日，张功慤还是会去看望“吴师

母”。“吴师母也很喜欢他，吴先生家通常

是不留人吃饭的 ， 他却经常被 留 下 吃

饭。”赖晨说。直至吴大羽妻子过世，张功

慤和吴大羽的交往才断。

艺术来自“发现”而不在于“探索”
“无问我心” 也是张功慤的一次

艺术回顾展 。 展 览 的 作 品 有 上 世 纪

40 年代创作的抽象作品 《深色中的

白色》， 50 年代的肖像作品 《缠辫的

晨 》 以 及 60 年 代 初 风 格 转 变 期 的

《心形》； 上世纪 80 年代是其艺术生

涯的第二个鼎盛时期， 展出了抽象作

品 《群》 《金》 等和一批彩墨抽象作

品； 新世纪创作的 《世博夜焰》 《金
辉》 《梦鲲》 《翔》 等， 以及近一年

来创作的一批风景系列作品等都在展

览上面世。
《心形》 对于张功慤来说， 是很

重要的一幅转折期作品， 这幅画的创

作过程让他体 会 出 艺 术 来 自 于 “发

现”， 而不在于 “探索”。
1960 年代初的一天 ， 张功慤在

为夫人画像时 ， 刚 刚 学 步 的 女 儿 突

然 出 现 ， 引 起 了 夫 人 目 光 的 转 移 ，
眼神中充满了 对 女 儿 关 怜 ， 此 时 的

气氛 、 情绪 ， 使 画 家 进 入 了 另 一 种

心境 ， 感到女 儿 的 形 态 进 到 了 她 母

亲的意识之中， 好似小鸽子飞了进来。
他发现后 ， 心境的抒写不期然 地 变 化

了笔下画面的原来结构， 夫人、 女儿、
飞鸽 ， 如此的组合 “心写 ” 抽 象 为 母

亲心中的女儿 。 这幅作品后来 被 取 名

为 《心形》。
作品完成后， 张功慤惊呼： 真正体

会到了现代绘画的奥妙与快乐， 在艺术

造 型 中 没 有 “探 索 ” ， 只 有 “发 现 ” 。
“发现” 才能创造新的面貌、 新的风格。
他发现可以把一切可见的以及 不 可 见

的， 然而却同样有真实感觉的东西画出

来， 虽然它们不是真实的相貌， 但同样

是真实的心灵感受。
从那一刻起， 张功慤发现自己 “自

由了”， 他可以摆脱眼前对象外在面貌

的束缚； 同时又发现了绘画创作的新方

法， 可以非刻意去描绘和表现对象， 直

接抒发内心的感受， 而进入一个天然成

趣的、 似有似无的造型新天地。
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、 著名评论家

水中天对张功慤早期作品的评论是， “显
示了他那一辈艺术家与世界绘画潮流同步

发展的节奏”， 而对其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

的创作， 则称其 “笔意更见流畅淋漓， 画

面趋于单纯开朗， 在许多场合， ‘书写’
代替了 ‘堆砌’ 与 ‘塑造’。 这对于中国

文人来说， 意味着绘画向抒发性灵的理想

境界靠近”。
已故的著名油画家丁天缺曾评述说，

抽象画家张功慤是在抽象文化古国里诞生

的骄子。 在国立艺专求学时， 张功慤受业

于吴大羽， 从塞尚的创作中领略了 “体”
的概念； 从梵高的向日葵中焕发了激情的

洪流； 从夏加尔和达利的幻想中探索了神

秘的梦幻； 从马蒂斯部署色彩的效果中，
认识了色彩可以替代线透视的真谛； 从毕

加索的构成中理解了变形奥秘； 从高更和

卢 梭 的 创 作 中 感 悟 到 了 对 “ 野 ” 和

“朴 ” 的向往 ； 从王维的 “诗中有画 ，
画中有诗” 的感寄中， 体认了诗画如一

的空灵境界。
“‘心灵感受的表现’ 正是东方传

统造型艺术的基本立场。 自魏晋始， 中

国历代大画家 、 大画论家 ， 他 们 所 达

到、 把握的艺术精神， 常不期而然的都

是老、 庄学的境界。 正是如此， 张功慤

在吴大羽的影响下， 开始了对中国古代

哲学思想的学习、 研读。 尤其是庄子所

追求的美学观点， 它代表了中国最高的

艺术精神。 张功慤在油画创作同时， 开

始创作了以 ‘心灵感受’ 为表现方式的

抽象水墨。” 奚耀艺说。
“人的 ‘悟 性 ’ 是 没 有 办 法 传 授

的， 我一生坚持不懈地追求对艺术感知

的 ‘通 达 ’ ， 以 及 对 艺 术 创 造 的 ‘求

真’， 这是心灵和情感的 ‘真实’， 而非

外在表象的 ‘真实’。 所以， 用心灵创

造的艺术， 还需用心灵去感悟、 体会和

欣赏。” 张功慤说。

上世纪 80 年代， 张功慤与吴大羽 （左） 在一起。

上世纪 60 年代，张功慤与夫人、女儿在五原路家中。

张功慤近影。 （均受访者供图）

张功慤 《风景系列

20180324》。

1961 年

画 作 《 心

形》。


